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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没把时尚和嘴馋往一

块联系。那天在办公室闲唠，美

女小姜谈到自己最爱吃川菜。

爱吃就爱吃吧，她却描述得详

细：从味觉到感觉，从辣在何处，

到舒服在什么位置，在什么样的

环境下能感觉出何样的不同，竟

把满屋子说出香辣气味来，勾起

大家某个部位的强烈响应。

赶得也巧，那天我们刚刚讨

论完关于时尚的话题，呼拉一下

子，我就把时尚和嘴馋联系在一

起了。

时尚和嘴馋，还真有关系。

吃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要

件，从吃生到吃熟，是人类文明

的发韧；从吃饱到吃好是生活

层次的转变；再到

吃得精细 、吃 出 品

位 ，那 就 是 时 尚

了。时尚是人们精

神 追 求 的 外 在 体

现，引领时代，华美

动人。和时尚的华

丽唯美相比，“馋”

字显得过于土，太

俗，但这个“馋”字

又最准确、最具诱

惑力，追求激动人

心的时尚主义者恐

怕谁都拒绝不了美

食的引诱。所以从

这个角度讲，时尚

主义者大多都是美

食家。说白了，就

是馋嘴巴子。

时尚主义者和

馋嘴巴子之间的区

别是：时尚比较讲

究，不但吃的要好，

环境也要好，要特

雅，脱俗，要“搭”。

先吃什么，再喝什

么也次序井然，不

可混淆。风卷残云

般一顿狂搂不行，

太 俗 ，得 细 腻 、细

致，像当年八旗子

弟 ，一 小 碟 花 生 米 能 吃 一 下

午。要的是“范儿”，讲的是“派

儿”。而等到一种时尚的吃法

变成了潮流，大家都会这么吃

了，在社会上流行了，时尚主义

者则坚决放弃，又寻找别的时尚

吃法去了。

如此说来，时尚是流行的开

拓者。

时尚主义者要经常自己跟

自己叫劲，类似在针尖上跳舞的

感觉：玩高难，寻刺激，用艰苦卓

绝的精神追求孤寂的独特，“特”

不惊人死不休。

美食具有强大的引诱力，

时尚生活何尝不是如此？比如

家 居 装 修，四 季 穿 着，佩 戴 首

饰，美女香车，等等一应日常生

活，都是时尚者精神展示的辽

阔舞台。那种诱人的愉悦感一

想起来就难以入眠，以至造就

出无数时尚的异种。比如用藏

羚羊绒毛织成的围巾，轻、嫩、

软、滑，乃人间极品，致使人迹罕

至、地处高寒地区的藏羚羊被大

批猎杀，几近绝种。你说藏羚羊

在那个地方能碍着谁呢，竟至遭

此灭顶之灾？再说住的：一位挺

漂亮的女子，不惜弄出好几个假

户口，千里迢迢的，在寸土寸金

的京城竟买下几十套房子，比大

观园还大观园。你说你买那么

多房子，咋住呵，总不能一个脚

指头住一套楼房吧？还有那位

在网络上风靡一时

的“表”哥，此“哥”

此生，非名表不爱，

也绝不专爱一块名

表，还要不时地看，

不时地换，不时地

露，不时地显。爱

之深切，无以复加，

不露则寝食难安。

此举可推追逐时尚

之最，当入吉尼斯

世界纪录。

估计这哥们儿

在吃上，肯定也是

那种嘴很馋，但不

怎么忌口的人。

生 冷 不 忌 ，啥

都敢吃，也是时尚

的别样一种，至少，

也可归纳在“ 英雄

主义”范畴之中。

还回过头来说

吃 。《舌 尖 上 的 中

国》能风靡全国，就

是时尚与嘴馋关系

的最好证明。正是

时尚主义者几百上

千 年 来 的 不 懈 追

求，在饮食方面不

断的发明创造，最

终使各种菜系成为

泱泱大观。我认识一位领导，热

爱生活，爱好广泛，摄影、书法，

无一不精，身着简约流畅，满面

红光，声若洪钟，也是一位美食

家。他说得好：别说到饭桌上控

制不住食欲了，就连一看电视里

播《舌尖上的中国》，我都受不

了，馋得不行！

时尚和嘴馋，真是千丝万

缕，像一对小情人，你含情，他脉

脉，谁都离不开谁。吃得精，吃

得细，是好事，养身怡神，但铺排

浪费就和时尚不搭配了，也属时

尚异种。如果当下提倡的“光

盘”行动能成为时尚，并最终流

行，该是一种最美丽的饮食风

尚，利国利民，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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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每一个有过苦难的人，

对路遥作品中描写的苦难都会感

同身受。尤其是《平凡的世界》中

描写的学生生活几乎就是二十世

纪七八十年代一些乡村学子的真

实写照。记得当时凡在校的高中

生、大学生，几乎都是路遥《平凡的

世界》的读者。虽然时代在进步，年

轻的一代在成长，生活的背景在改

变，但《平凡的世界》中的那种苦难

却仍然存在。更值得一提的是路

遥先生《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手记

《早晨从中午开始》，如果用时间

生命来衡量的话，这个作品是不

会随时光的流逝而被读者淡忘

的。从如今的学术概念上划分的

当代作家来看，除去余秋雨先生

的文化大散文，记述苦难催人奋

进的散文，莫过于史铁生的散文

《我与地坛》与路遥的《早晨从中

午开始》。路遥的这篇手记随笔

几乎是用血在写的。他在告诉我

们一个作家的磨难与痛苦，也诠

释了一个作家是怎样将自己献给

心爱的文学事业的。毫不夸张地

说，路遥是像牛一样累倒在他文

学的黄土高原上的。

作为一个在贫瘠的黄土高原

上成长起来的作家，路遥经历过

贫穷、饥饿、病魔，以及上帝赋予

他的情感与家庭上的各种痛苦。

他也许是为了解脱，所以拼命地

抱紧了文学这个女神，直到安息

在黄土高原上，他没有享过一天

福。我曾看过关于他的纪录片，

他获得茅盾文学奖时，还在为去领

奖发愁，因为他没有领奖时需要准

备的费用，这一笔费用还是靠他弟

弟王天乐帮他东挪西凑凑到的。在

他的身上可以说集中了所有文人经

历过的苦难。但是你从他作品中能

读到苦难中不屈的精神。也许正是

这一种精神成就了路遥，成就了我

们对他的敬仰。如今想起读他的

《早晨从中午开始》的那些夜晚，那

些我极度彷徨的时候，是他的这

篇文字让我在文学的道路上坚持

了下来。更加使我彻底地明白，

一个靠文字去征服世界的作家，

该承受许多意想不到的艰辛。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人

要在路遥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也

就是二○一二年年底，设立路遥

文学奖。两发起人各捐出二十万

元，作为“路遥文学奖”的启动奖

金，同时向社会公开募集奖金，旨

在倡导关注民生和社会底层人群

的现实主义文学。我开始以为是

一个好事，但后来得知遭到了路

遥女儿路铭铭的拒绝。说起以作

家命名的文学奖项，不说西方，就

说中国，已经数不过来了，几乎是

文章只要上了小学、中学或大学

语文课本的作家，似乎基本上都

有以其名设立的奖项，有的是作

家本人出资以自己之名设奖，有

的是政府或团体单位以某作家之

名设奖。有的奖金不高，说白了

好像是个形式；有的是借某某作

家之名设奖，为提高某个地方知

名度而已。也就是某些地方常玩

的：以一方文人之名搭台，以振兴

一方经济唱戏。表面上好像是为

了文学，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其

中的奥妙，我想在一个媒体如此

发达的年代，谁都心知肚明。有

许多事情真相一出，真叫如今的

国民好像梦里醒来一样。当然我

个人认为以某作家之名设立一个

文学奖，设得越多越好，即使不是

冲着文学来的，也至少让写作者

有点被安慰的感觉，有时也说不

定鼓励出一个文学大师来。

而对于设立路遥文学奖，路

遥的女儿反对，说还不是时候。

我似乎理解，这证明路遥的女儿

路铭铭理解路遥先生。路遥先生

作为一个文学上的殉道者，他的

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作家的精

神。同时他在告诉我们一个真正

的作家真正的生命大多是从中午

开始的。可路遥先生的早晨才从

他人生的中午刚刚开始，他却在

疾病缠身中遗憾地走了。

如果以他的名义设奖的话，

应该是奖励那些真正献身于文学

的作家，而不是将这个奖颁给那

些伪文学者。而有时看到那些获

奖名单，是不是奖给了真正的文

学？还是奖给了人情关系与职

位？我想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

宣。如果不是奖给真正的文学，

而是把它作为一个财产与利益瓜

分的形式，就是设一百个一千个

一万个奖，也推动不了文学事业，

反而玷污了文学的清名，让文学

沦落为获得利益名正言顺的交易

工具。作为路遥这个真正为了文

学理想奋斗的苦难者，如果以他

之名设立的奖项不是真正为了推

动文学事业，那没必要，更没必要

去侮辱一个真正为了文学已死去

的苦难者。他的女儿路铭铭委婉

地拒绝，应有她自己不好言说的

理由与她对她父亲的理解，也许

更是她对世事的洞明。

据我狭隘的见识，茅盾文学

奖是茅盾用自己的稿费设立的，

使它成了中国文学（长篇小说）暂

时的最高荣誉。据说冰心散文奖

也是以她自己的稿费设立的。其

他的我就不太了解了。我想路铭

铭拒绝设立路遥文学奖除了有她

难以言说的苦衷外，我想作为我

们，应该尊重路遥后人的选择。

一个作家不管如何，能让后人永

远记住的是他经得起时间洗礼的

作品。只要作品具有能与时间匹

敌的生命，创造这个作品的作家永

远不会被人遗忘。如果以设立一个

奖去纪念某个作家，要知道，有时某

些奖项会随时被取消。其实要真想

为文学做点事，不一定要以某个作

家之名立奖，你可以以另一种方式

立一个奖项。我知道一些开始爱

诗，后来成了企业家的人，他们自己

出资设立了一些诗歌奖项，以表示

自己对诗歌事业的一点心意，这就

很好。不要非得拉个名作家，让

人怀疑你是在利用此人的名气达

到某种不纯的目的。

我个人觉得，与其在设不设

路遥文学奖这个事上费力气，不

如静下心来读读他的作品《早晨

从中午开始》，用各种媒体彰显他

文字的魅力，让人去记住曾经有这

么一个为文学献身的作家，从贫瘠

的黄土高原向我们走来，他给我们

留下了一种在苦难中仍要为梦想奋

斗不息到粉身碎骨的精神。他的一

生就是我们每一个草根值得参照的

一生。了解了他的苦难之后，我们

会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拥抱自己

的梦想，拥抱生活给我们的磨难，

向往美好的明天。

如果我是路遥的女儿路铭

铭，在一个曾经如此苦难过的父

亲面前，我也会对以路遥之名设

立的文学奖项予以拒绝。

假如我是路遥的女儿
唐国明

近日我无意间上网搜索，忽

然得知二月二十八日是“诗仙”

李白的生日。

如果不是这个意外，我还从

来就不知道李白的生日在哪一

天。可是，我却知道英国的莎士

比亚生日是四月二十三日，并且

成为了世界读书日。德国的歌

德、席勒，法国的雨果、巴尔扎

克，丹麦的安徒生等等，许多外

国历史文化名人的诞辰纪念日，

在中国也曾有人组织相应的活

动，甚至成为一时热议的话题。

然而，李白的诞辰纪念活动在我

国似乎相当低调，屈原、杜甫、苏

轼、关汉卿、汤显祖、曹雪芹的诞

辰好像更没几个人清楚。有的

也许是由于历史资料欠缺，诞辰

无从考证，但得到确认的又有几

人知晓？我们又是如何纪念他

们的呢？

很多历史文化名人的诞辰

我们不知道或者搞不清楚，他们

的故居在哪里又是个什么样子，

除去仿造的伪古迹，我们同样一

无所知（唉，我现在常常怀疑，为

了开发赚大钱，让名人故居给经

济发展让路，可能在古代中国就

相当流行？拆迁大概也算我们

的一种特色文化？今天不顾一

切地拆迁就该算作继承和发扬

传统文化了吧？）。关于李白杜

甫们的故事，我们熟悉的有多

少？不说家喻户晓了，哪怕让经

常读书的人了解的，好像也很有

限，而且大多还都局限于高高在

上一本正经的二十四史——可

李白杜甫们在官家主持修订历

史中，连配角都算不上，顶多就

是一笔注脚而已。

这些让我们无比敬仰的伟

大文豪，在他们自己所处的时

代本来是不大受欢迎的。屈原

遭流放而悲沉汨罗，却成了后

人喧嚣欢腾的借口。李白也被

流放夜郎，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

力的诗仙可否料到，他的窘迫如

今成了夜郎的骄傲？杜甫穷困

潦倒客死异乡，关汉卿身陷囹

圄，曹雪芹备尝辛酸。后来虽然

他们备受尊荣，却常常被当作批

判前朝的工具。他们的诗、他

们的文，让当时的帝王感到扎

眼，后世的统治者也不过叶公

好 龙 ，“ 文 字 狱 ”便 是 一 个 证

据。所以，没人在乎李白杜甫

们的生日，读几首他们的诗就

知道有这么个人就够了，不唱

给帝王颂歌，还到处显摆自己

的文采，甚至反而惹是生非找

茬揭丑，让当权者难堪，没禁毁

就很对得起了，还指望谁去给

你庆祝生日？

于是，我们对李白熟悉而陌

生。说到这里，我忽有所悟，难

怪我极少看到关于这些伟大文

豪的优秀传记，没人了解呀，好

像人们也习惯了。莎士比亚的

爱情故事走上银幕可以获得奥

斯卡大奖，李白的爱情却一直是

空白，曹雪芹被当成贾宝玉的真

身被论证。

什么时候我们捧起唐诗宋

词，可以跟李白杜甫苏轼更亲近

一点呢？今后，我们能否记住他

们的生日？如果没有一个可以

让我们纪念的生日，是否有别的

选择来时时表达我们的敬意？

每逢春节等传统

节日或长假期间，也

是一对对新人结婚办

喜事的高峰时期，有

人沉浸在喜庆氛围之

中，也有人心头隐隐

地生出一丝担忧：又

要昼夜不得安宁了！

如 今 年 轻 人 结

婚办喜事，不像先前

只 在 小 区 的 楼 道 里

张贴喜字喜联，新娘

子进家时，“ 噼里啪

啦”燃放一阵鞭炮，

然 后 大 伙 一 齐 赶 去

酒 店 赴 宴 就 万 事 大

吉了。不知何时起，

办 喜 事 的 人 家 要 在

婚 礼 前 一 天 下 午 便

开始放高音喇叭，一

直 播 放 至 午 夜 时 分

才暂歇，第二天凌晨

四 五 点 钟 又 开 始 播

放，直到中午十二点

才 算 彻 底 罢 休 。 一

首 首 流 行 歌 或 整 本

的戏曲唱腔，呜哩哇

啦 地 唱 上 一 宿 一

天 。 往 往 这 家 还 未

唱罢，另一家的高音

喇叭也登场了，有时

甚 至 三 四 家 同 时 播

放，让人的耳朵备受

煎 熬 。 想 休 息 ？ 不

好意思，这是一份强迫性的“娱

乐狂欢”，不想听也得听。那些

患神经衰弱症或失眠症的人，可

有的罪受了。

弄不明白，这原本只在乡

下婚礼上才时兴的放高音喇叭

习 俗 ，啥 时 候 竟 兴 到 城 里 来

了？在乡下，谁家有喜事一放

高音喇叭，全村人就都知道了，

该随礼的来随礼，该帮忙的来

帮忙，大伙其乐融融。但这是

在城里，你该来的亲戚朋友早

已电话通知到了，就没必要再

放 高 音 喇 叭 惊 扰 得 四 邻 不 安

了。大家平日里各自为政，邻

居们有刚下夜班打算休息的，

也有熬夜写东西的，还有患病

失眠的，跟你家的这份喜事毫

无瓜葛，犯不着陪着受噪音惊

扰吧？何况凌晨四五点钟，正

是最困乏的时刻，你高音喇叭

一唱，整个小区的居民谁也甭

想安睡，难怪邻居们要怨声载

道了。有时就想，你家结婚娶

媳妇，你们高兴得睡不着觉，可

这份高兴是你们自己的啊，凭

什么剥夺邻居们的休息权，要

大伙陪着听噪音呢？这不等于

强奸了别人的耳朵

嘛！但这种牢骚话

还只能关起门来说

说，试想，人家办喜

事 正 在 兴 头 上 ，谁

好意思去搅局得罪

人呢？只好忍着。

同 样 面 对 噪 音

扰邻，美国新罕什尔

州的菲尔普斯·福勒

顿夫妇，选择的是将

邻居告上法庭。这

对夫妇提起诉讼的

理由是邻居女子饲

养的公鸡太吵，总是

每天天不亮便大声

鸣 叫 ，严 重 影 响 了

他 们 的 睡 眠 ，他 们

夫妇希望通过法律

途径禁止邻居女子

饲养这些公鸡。据

悉 ，当 地 法 官 已 经

受理了此案，并答应

将亲临现场来核实

具 体 情 况 ，以 作 裁

决。动不动就诉诸

法律，这在素以人情

往来为重的“礼仪之邦”，恐怕是

根本行不通的。

而在印度北部的夏姆利小

镇，当地伊斯兰教社区委员会

近日也做出了一项决议，以浪

费 财 物 违 反“ 伊 斯 兰 戒 律”为

由，决定禁止婚礼雇请鼓号乐

队沿街吹打以昭告邻里的传统

习俗，禁止制造“锣鼓喧天”的

噪 音 。 委 员 会 主 席 安 萨 里 表

示，全镇超过二十个村落的代

表数百人一致通过这项决议，

并誓言遵守禁令，凡违犯者将

“面对社会制裁”，包括处以巨

额罚款，甚或驱离村镇。这项

禁令的动机旨在节省，因为与

其花费金钱雇请乐队和 DJ，还

不如移做有建设性的用途，例

如济助穷困人家和急难者。贫

穷父母今后嫁女儿，也不必再

为安排乐队而发愁。您瞧，睿

智的印度居民做出了多么明智

的决定！

文明新风 需 要 倡 导，婚 礼

习俗也应与时俱进。所以，吁

请有关部门在推进城市文明建

设的同时，也顺便整顿一下婚

礼喇叭扰邻的问题吧。

婚
礼
喇
叭
扰
邻
当
休
矣

吕
保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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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戏曲大国，戏曲有

过的辉煌，让人难忘。但现在，很

多地方戏演员生活得很艰难，这

种艰难包括比起其他行业偏低的

收入以及社会地位的下降。

在云南省玉溪市，现在还保

留着两个剧团——滇剧团和花

灯剧团，滇剧团几度险遭合并，

而花灯戏在云南至今仍然很受

老百姓喜欢，正因如此，玉溪市花

灯剧团也较受当地政府重视，团

里的演员应该待遇很好吧，但演

员们表示只凭固定的工资，日子

还是不好过。闽南地区素来是

个戏窝子，十多年前，戏校招生

曾在这儿百里挑一，可现在招生

才有十几个人报名。学生们说，

戏校毕业分不出去，进了剧团也

发不出工资，学戏看不到前途。

如此这般，全国戏曲剧种的

流失速度自然惊人，有的地区平

均两至三年就消失一个，去年才

听说的“天下第一团”，几个月过

去变成了半个团的例子也不少

见。许多地方，尤其是城市，很难

听到、看到当地的戏曲演出，有的

仅能从庙会上一睹芳容。如何保

护民间戏曲，成为人们反复探讨

的话题。

在今年全国两会开幕之初，

来自陕西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梅

曾以一曲秦腔在人民大会堂前

亮相，成为媒体和参会人员关注

的焦点。李梅是陕西著名的秦

腔表演艺术家，现任陕西省戏曲

研究院艺术总监、陕西省戏剧家

协 会 副 主 席 。 她 主 工 正 旦 、小

旦，能文能武，被誉为“秦腔一枝

梅”。李梅此次上会共带来两项

议案，其一便是敦促政府采取多

项措施拯救濒临灭亡的戏曲剧

种，保护中国传统文化。

李梅提到了这样一组数字：

有文字记载和演出活动的剧种，

一九八二年我国尚有三百九十

四种，到目前，还在舞台上演出

的剧种只有一百多种，能为大家

稍 稍 熟 知 的 剧 种 则 不 到 五 十

种 。 李 梅 以 陕 西 省 为 例 ，阿 宫

腔、弦版腔、关中道情、线戏、通

州梆子等地方剧种都面临灭亡

的危险。

戏 曲 是 我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宝

贵财富，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信息，它以特殊的方式折射出我

们这个古老民族千百年来凝聚

其中的思想感情、伦理道德与价

值 观 念 ，是 不 可 再 生 的 文 化 遗

产。但是这些在农业社会中诞

生、并发展至鼎盛的文艺样式现

在面临着两类观众，老观众喜欢

原汁原味的传统戏，年轻人多数

青睐流行音乐和电视剧而对传

统戏曲文化“嗤之以鼻”，认为这

种艺术形式过于单调。

从以前农民干活儿累了，田

间地头来一段，逢年过节，有钱人

家请上一台戏给乡亲们看的观演

方式发展到今天，戏曲走进了剧

场，需要观众买票看戏，观演方式

变了，观众构成也必然发生改变，

大家知道戏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

传承和创新的难题，但如何破解，

有些大剧团在积极探索，很多小

剧团却力不从心。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李梅演

出秦腔现代戏《留下真情》、《迟开

的玫瑰》、《大树西迁》等，李梅的

戏迷中年轻人渐渐多了，到现在

占到了三四成的比例。在戏曲

界，一部好剧目能拯救一个剧种，

《迟开的玫瑰》在十五年的时间里

演出了八百多场，这主要得益于

剧本贴近人们的现实生活，音乐、

唱腔朗朗上口，演员在表演时细

致入微的琢磨，当然这一切又都

需要一个有默契的编导演团队。

相比起秦腔、越剧、豫剧等

大剧种来说，有不少地方戏曲剧

种已经失去了剧团演出阵地，仅

限于整理剧种音乐资料和录音

录像等保存剧种资源，这些剧种

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李梅

的建议是，政府应该给予传统戏

剧“非物质文化遗产”级别的待

遇，高薪返聘还健在的老一代艺

术家，对有突出贡献的青年表演

者予以鼓励，并增加相关专业的

招生数量。与此同时，政府应出

资培养中青年观众群，在假期等

时间开展“戏剧进校园”等活动，

并重点熏陶小学生对戏剧的认

知，培养下一代受众。

我们注意到，台湾在传统戏

曲的保护、创新和推广中迈出的

步伐很大。请学生们崇拜的著

名教授到大学课堂里讲昆曲，投

文艺青年所好把张爱玲小说改

编成京剧剧目，甚至只是用几个

戏曲元素来完成一台先锋实验

剧目，当台湾的戏曲剧场中坐满

了年轻的观众，也让我们看到，

戏曲在今天并不是只能任其消

亡的艺术形式，它可能还可以换

个形式再辉煌一点。

我为什么不知道
李白的生日？

马长军

秦腔表演艺术家李梅


